
又是一年劳动节，我的父亲不知道这个节日跟他有
什么关系。今天我用最朴实却最温暖的文字，送给最令我
骄傲的父亲。

年轻时，他下过煤窑，染过肺病；赶过马车，贩过煤
炭；卖过锅碗盆，做过小买卖，丢过秤杆；磨过淀粉面，
赊过别人账；种过菜园，洪水漫过菜地，斤两无收；装过
七元一车的货车；架过高压线，夜晚看过野外场地。我
想，还没有哪样最苦最累的活儿是他没有做过的。

父亲讷于言语，勤于劳作。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未
向我讲过做人的道理，我们交流的言语也极其简单，
只是在我做错事时，他用惩戒方式告诫我做错了。记
忆里，沉默寡言的父亲总是低头做事的样子，低头磨

粉，弯腰劳作，用他辛苦的劳作教会我脚踏实地学习、
生活。

就用我的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堆积起对的父亲记忆
吧。父亲五六岁没了母亲，听说年轻的爷爷怕被人笑话就
悄悄躲在房子棚上纺花织布，爷爷当起三个孩子的爹娘，
想来父亲也是个可怜的孩子。五十多岁爷爷患偏瘫，听母
亲说从未做过饭菜的父亲开始学做饭，默默无言照顾爷
爷，直到八年后爷爷离开。

后来就是我学习的阶段对父亲的记忆。高中录取
通知书发到家里，我说：“爸，你看看。”他说：“我给你撕
了。”那时姐姐在上学，经济负担不起；师专毕业了，父
亲说要去找宋老师让我去镇中学上班，我沉默表示反

对，父亲的社会关系就是宋老师，那时我在埋怨父亲。
常言道，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我，早已能理解当年的
父亲，也常跟他闲聊，关心他的生活。

如今，年过六旬的父亲头发花白，牙齿掉了，脸颊
消瘦，皮肤黝黑，腰弯驼背，言语很少，行动迟缓，他仍然
在辛苦作工。我没有亲眼见他盖楼房、搬砖、和水泥，但在
天气变得冷热无常，刮风下雨时，总能想到他在春寒料峭
时瑟瑟发抖，夏日炎炎时汗流浃背，秋雨潇潇时，雨湿衣
背，初冬来临时，搓暖手心。

我的辛劳的父亲，给了我满满的、完整的、沉甸甸
的父爱。祝愿，我那明天仍然要早起劳作的父亲一切
都好。

“环卫工”这三个字眼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卑微的代
名词。这一职业，似乎没有一丝“高大上”的感觉。我身边就有
这么一个人，她就是我的妈妈———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环卫工。

我小学毕业后，因身体软弱，自理能力差，爸爸妈妈为我
选择了可以走读的实验中学读书，并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
子给我做饭，方便我上学。进县城居住生活，日常开支和生活
消费自然增加了许多。仅凭耕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的家庭经
济显得有点紧张。为增加点收入，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妈
妈到一家小区做了一名清洁工。其实，说老实话，我是极不情
愿让妈妈干环卫工的。因为，环卫工又脏又累又没地位……

每天清晨五点多钟，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妈妈和许多
在街上打扫卫生的环卫工叔叔阿姨们一样，已经起床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沙沙沙的扫帚声沉重而悠扬，划破了城市的宁
静。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妈妈正在打扫时，我鬼鬼祟祟走了过
去，看了看周围没人，才说道：“妈，给我五元钱，我要买笔和
本子”。妈妈揭起宽大的环卫服，摸摸索索掏出五元钱递给了
我，我又看了看没人，接过钱后，示意妈妈把帽子按到最低才
放心离开。

一会儿，我还没走多远，便看见一位打扮时尚的年轻妇
女领着孩子在距离垃圾桶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把垃圾扔在了
妈妈身边。只听那孩子说：人家阿姨刚打扫干净，你就乱扔垃
圾，老师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那位母亲说，她挣的就是这
钱。我听了不由怒火冲心，可转念一想，自己刚才和妈妈要钱
时的举动又何尝不也是看不起妈妈吗？我看见妈妈没有吭声，
而是慢慢走过去，弯腰把食品袋捡起放到了垃圾箱里。这时，
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打转……我想，妈
妈的内心深处肯定也很难受，但她默默地忍着，因为她知道，
刚干这份工作时，一位“老环卫”就对她说过：环卫工作很辛
苦，一些人对此职业有偏见，被人讥讽谩骂是常有的事。何
况，妈妈心里更清楚：钱难挣啊！此时此刻，我看见那件宽大
的环卫服穿在瘦弱的妈妈的身上是那么的不协调；我真想大
喊一声：我的妈妈是一名环卫工，是让我骄傲的城市美容师。

环卫工用扫帚作笔大地作纸描绘着城市的美丽。他们
也是最美的。在此，我向妈妈致敬，向所有默默无闻的环卫
工致敬！

妈妈是名环卫工

副 刊星期六 2015 年 6 月 6 日

本版责编：王小燕
4

昨晚 8 点多，我到我们单位同事宿舍转，发现她
的 5 岁女儿正在地下坐着自己洗脚，洗脚盆里还泡着
孩子脱下的自己穿脏了的袜子。我进门后见此情景立
即夸孩子，“呀，张文博（孩子姓名）自己都会洗脚了，
真是你妈的好孩子呀！”孩子听了大人的表扬，自然得
意洋洋，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我接着顺势对孩子说:“文博，大爷知道你袜子也能
自己洗。行不行？”孩子听后马上从水里取出了袜子就要
洗，她妈在旁边急了，责怪说，“放下，你还会洗，待会儿
我洗吧，什么也想做！”听了她妈的话，孩子就有些犹豫
了，我觉得她妈的话有点不合适，就补充说，“孩子敢
洗，也想洗，为什么不让孩子洗呢，哪怕洗的不是那么干
净，但总是自己的一次劳动尝试，怎能打击孩子的信心

呢！”
紧接着，我又鼓励孩子:“张文博，你洗吧，大爷相信

你能洗好，地下那不是肥皂，自己给袜子上抹点，然后两
手去揉，明天我去你们学校告诉你们老师，说你已经自
己给自己洗袜子了，不用妈妈洗了，老师一定会表扬你
的！”

在这样鼓励下，孩子真的自己把袜子洗了，而且洗
的很干净。

今晚，我去给学生上自习时，又碰到了正在院里玩
耍的孩子。她看到我，就冲着我说了句:“姜大爷，我今晚
还要自己洗袜子！”

我听了很是感动，孩子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是多么
的在意，事隔一天了，在幼儿园肯定也感受了许多快乐

时刻，但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忘不掉的是昨晚的一次不
起眼的小事。

我感动之余，扭身告诉孩子:“张文博，今晚最好连
你妈妈的袜子也洗了，妈妈会很高兴的！”

谁知她这样回答我:“姜大爷，等爸爸回来，我还要
给爸爸的袜子也洗了！”

看得出，孩子在说这句话时，内心是多么的骄傲和
自豪。

带着与孩子的一阵对话，我走进了教室，我的学生
今晚是自习课，独立完成今天我布置的作业。我坐在讲
台的凳子上，想着昨晚、今晚的一幕，内心一直不能平
静，于是掏出了手机，在微信群里写下了这篇文章。

我现在真觉得：有时候，一句话真的可以改变一生！

一句话可以改变一生

阿健摄

初中毕业已有十多年，那时的老师与同学现在
几乎都没有什么联系。偶尔在大街上碰到昔日的同
学第一感觉是面熟，继而在脑海中寻找，等到恍然
大悟的时候已经相隔甚远，什么时候自己的记性会
这么差，或许同学的记忆也变差了吧？不变的面孔
只有那老师的脸，岁月的洗礼仿佛并未使他们老
去，或许是每天与学生在一起他们也年轻了，每次
碰面我都会这样感慨。直到 2010 年 8 月的一天，我
听到了秦老师去世的消息，脑溢血，很突然的。时年
四十多岁的他就这样离世。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几天，我的心情一直很低
落。不愿相信的事实就在眼前，历历在目的往事一
一浮现。1997 年的初秋还带着未完的暑气，我刚刚
踏进二中初中的校门，秦老师是我们 100 班的班主
任。100 班，至今都是我梦中回忆的场所，那时的秦
老师三十多岁，可以说正是意气风发，壮志在胸。

“不拖集体的腿，不丢自己的脸”是他对我们班每
个人的要求。在学校举行的第一次歌咏比赛上, 秦
老师挥动着遒劲有力、大张大合的节拍，带领我们
一齐高唱，我们班以一首《团结就是力量》一举夺
魁,，让全校记住了 100 班，这个与 100 分一样完美
的班级。此后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一直激励着
我们班,无论参加什么集体活动，我们班总能名列前

茅..........
《团结就是力量》 也成为我们班一致公认的

班歌。
在地理课上，他为我们讲述祖国的大江南北，

用他那跑调的嗓音为我们高唱课本上的 《长江之
歌》；班会上戏谑的许诺：等地上长叶子，树上长草
的时候带我们去玉华山春游；元旦晚会上玩变戏
法，带动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快毕业时和我们约定
二十年后的相聚...... 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
历在目。二十年后秦老师您会来吗？

2000 年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秦老师,有过一
次探望却因秦老师不在家而未见面，这也成为我一
个永远的遗憾。

2010 年 8 月 7 日，立秋，有风。这天是秦老师出
殡的日子, 风一下子特别的凉，我的心一直在下雨。
秦老师永远的离我们而去了,哦!你是否在走向天堂
的路途中还会记起曾经教导过的 100 班，那一群跟
在你身后欢呼雀跃的孩子们？

记得毕业时, 秦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拿一张自
己最得意的照片给他留念, 可是我却由于对自己照
片的不满意没有递给秦老师。今天已是 2015 年的春
雨时节，午夜梦回，100 班再现，秦老师那熟悉的面
孔依然年轻……

永远的怀念
温 华

我的父亲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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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在我家乡，有一条发源于本镇漳河村的河 ———漳河。漳
河水自西向东南直流入北海（温庄水库），经交口，北河，南
园，口头，沿岸分布着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村庄，就像一根瓜秧
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瓜，我的家乡北河就在这一段河流中北
部。

漳河不光是家乡的河，也是纵贯沁县南北的母亲河，她
那清澈的水源灌溉着这一块肥沃的土地，是她用自己甘甜的
乳汁养育了一方人民。想起漳河，总让人回忆起一件件童年
往事，那宽宽的河道，缓急的河水，游来游去的小鱼，慢慢爬
行的乌龟。夏天在河里洗澡，冬天在冰上滑冰，春天下河摸
鱼，秋天在岸上捉鳖。每逢星期天，男男女女一大群孩子，跑
向河滩，尽情的嬉戏游玩！那可真是一片欢乐的天地。任何事
情都有正反两面，有利有弊，漳河水也不例外，她也有令人心
烦的时候，每年到了六、七月间，往往一连几天雨水下个不
停，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漳河水暴怒了，湍急的河水就像脱
缰的野马，时而冲向西南，时而冲向东南，在洪水冲击下，两
岸良田不停地向水中坍塌，伴随着河岸边的北瓜、玉茭、大树
冲进河道，年深日久，两岸良田越来越少，河道越来越宽，块
块良田变成了河滩。

1958 年，沁县人民政府为了锁住这匹奔腾了几千万年
的脱缰野马，保护两岸的良田，造福子孙后代，硬是动用了上
千个劳动力，全凭肩担人挑，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北河村前修
了一条拦河大坝，就是现在的漳源水库，坝长 1000 多米，高
十几米，昔日的河滩变成了一座碧波荡漾的水库，雨涝可拦
洪，天旱能浇地，水库里还可养鱼，六七十年代初，北河村在
水库外滩，曾经种过水稻，现今坝外约有 40 多亩耕地，人们
仍习惯叫“稻的地”。七十年代后期，村里在坝外修建了水
磨，告别了人力推磨的苦难历史，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社
队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村里平添了一片秀水，水平如镜。
清晨一轮红日升起，映入水中，为村庄增添了一份色彩。

二千年代，水库除了网箱养鱼，一些有识之士，利用水
资源优势，养鸭致富，曾经一度辉煌。去年，县林业部门又开
始进行湿地公园建设，不用几年，就会变成候鸟的天堂。

刘玉录

心中总有一幅图画，画的是老师与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
的游戏。老师是鸡妈妈，她张开双臂揽住老鹰，保护身后那群
可爱的宝宝。老师的脸上是开心的，孩子的脸上则是幸福的。
一直以来，我希望自己就是那样的老师。带着爱，与孩子一起
快乐的做游戏。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同时，我也一直在琢磨：
这份爱一股脑该是怎样的?又该如何让孩子感受到呢?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份爱应该是尊重、理解和责任的综
合体。

爱就是尊重。尊重，对孩子来说太需要了。他们需要老师
关注他，欣赏他，鼓励他。老师对孩子的一个不经意的微笑，
都能令他们兴奋不已，开心很久。尤其是对一个能力弱的孩子
而言，他们在生活中无法表现得非常出色，无法赢得同伴的赞
赏声，因而得到老师表扬的机会也就屈指可数。他们习惯了老
师批评，习惯了同伴忽视，理所当然的也就习惯了把自己定格
为“不好”的幼儿。这些孩子若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幸福两字
从何谈起？

爱就是理解。理解，需要建立在对孩子习惯了解的基础
上。只有熟悉孩子的脾气，认识到孩子间存在的个别差异，才
能因材施教，对孩子的爱才能落到实处。如果我们无视孩子的
发展水平，一味追求自己心中的教育效果，那么注定了能力弱
的孩子将体验到更多的失败，拥有更多的失落感。

爱就是责任。责任，是更高层次的爱。无论孩子是俊是
丑，智商是高是低，表现是好是坏，身体是健全还是残疾，我
们都要爱他，都要对他们负责。我们要把教育的视线延伸到课
外，把爱渗透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关注每个孩子好的或是坏
的表现。当孩子在活动中有不佳的表现时，老师要更加细心、
耐心，并要加倍地关心他们，这才能体现老师这份负责的爱。
老师的爱，真的很神奇，不是神丹妙药却胜似神丹妙药。这份
爱可以让一个自卑的孩子成为充满自信的孩子;使表现不佳的
孩子重新表现自己。然而，爱又是被动的感觉，不是老师自己的
感觉为标准，要看孩子是否感觉到了老师的爱。这也就注定了
这种爱必须是稳定的，像太阳一样永恒;必须是及时的，当孩子
需要时要马上给予;这种爱是行动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更需
要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感受到老师那份深
深的爱，孩子才会更好的回报这份爱。

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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